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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安德烈•巴赞却有这样的幸运。今年，已经有以各种方式纪念他诞辰九十周年和逝
世五十周年的活动。这里，电影评论家是被评论的中心主题。 


































    在整个经典电影理论的时代，安德烈•巴赞毫无疑问是一个高峰。 
    也许正是由于安德烈•巴赞的存在，电影评论家才有了真正的勇气继续从事电影事业，安
德烈•巴赞是他们自身价值的一种保证。 
    其实，安德烈•巴赞可以和他以后的世界电影不断对话，缘于他是一个是常说常新或者历
久弥新的一个电影人物，他的哲学式的电影思考，总是不断地被人们认为他的电影理论曾经被误
解和删减了一些什么，因此，需要重新进行思考。 










    安德烈•巴赞的电影理论，由于它的哲学意味，显得生机勃勃而又颇为神秘。 









    纪念安德烈•巴赞，对于电影评论家的温暖是深厚的，为曾经有这样一位伟大的同行而感
到自豪。 
    但是，在温暖之余，也是否需要反思一下，我们纪念安德烈•巴赞，不是给安德烈•巴赞召
开追悼会，而是应该从他那里感受到一点什么，学习到一点什么。 
    对于安德烈•巴赞的电影理论，已经有很多的评述。对于笔者来说，安德烈•巴赞的理论姿
态，则是更加动人心弦。五十年前，安德烈•巴赞已经有如此的理论姿态，五十年后的电影评论家
却似乎已经淡化这种姿态。 
    安德烈•巴赞是一个独特的人，一个“放映员——思想家”，正如李洋在《安德烈•巴赞的
遗产》一文中所称的：“他介于学养丰厚的理论家和痴情于电影的导演之间，介于严谨的义理分
析和充分的电影实践之间”，“一边如醉如痴地阅读哲学、艺术和文学，一边给底层的工人和青





    但是，“今天，像巴赞这样的大众影评人已经没有了，像他这样的影评人又去给普通人放
映电影的活动家也消失了。”[3] 




























    安德烈•巴赞却是将两者之间的关系打通了，构成了对于电影“足够的对话能力”。 
    如前所述，“他既结交导演、活动家，又创办俱乐部，既到大学讲课，又在公众媒体积极
撰写评论。”安德烈•巴赞在转向电影批评与教育以后，进入皮埃尔·艾美·图夏尔创建的文学沙

















编辑。1945 年 5 月 14 日，安德烈•巴赞在雷诺汽车厂，为工人放映了法国导演马塞尔•卡内










人。 1951 年，他参与创办《电影手册》杂志，并任主编直至离开了人世。 















    安德烈•巴赞的电影评论终端观和坚持在银幕面前讨论电影观念，应该说，与他的国民教
育和迷影运动有着一定的内在关系，但是，他的这种理论姿态，对于目前中国电影评论仍然有着
启发意义，值得电影评论家重新思考评论的姿势和立场。 






    安德烈•巴赞的理论姿态，还表现在他对于个人学术立场的坚持。例如电影学术界较为熟















    安德烈•巴赞让电影介入到观众，让电影评论介入到电影创作，使电影创作、评论和接受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三者之间产生相互依存和制衡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使电影发挥 大的
效应，安德烈•巴赞也从“放映员式影评人”成为了“放映机前的蒙田”。 
    在此，安德烈•巴赞也就完成了第一个理论姿态：将电影评论紧紧地与电影创作、电影接
受交融在一起，电影评论的生命和使命就在于此。 





    安德烈•巴赞也想写作个人的电影理论专著，只是由于英年早逝，这一愿望没有实现。如
果上天借以时日，安德烈•巴赞是能够写作出优质的电影理论著作。 
    但是，我们可以毫不愧色地说，安德烈•巴赞的电影评论，不亚于任何的电影理论。 
    应该承认，许多电影理论，总是万字以计，甚至几十万字，但是，都已经成为了历史，
“由于形成不了对于中国电影的影响作用”，“沦为一种低效甚至无效的劳动。” 
















    影响率，应该成为衡量电影评论和电影理论的学术术语，尽管这种影响率很难进行实证统
计，但应该成为电影评论和电影理论的核心理念。 
    电影评论在学术品位上并不低于电影理论，而且，杰出的电影评论，它的学术含金量完全
可以超过电影理论。安德烈•巴赞就是典型的案例。 























    由此，安德烈•巴赞也完成了第二个理论姿态：他以自己杰出的电影评论而成为伟大的电
影理论家，而且，以自己的文风，影响了法国知识界的电影口味。 








    如同有人所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会超过五位。我想，中国电影评论界，对
此更不乐观。 






    做一个安德烈•巴赞式的电影评论人，其实，并不容易。 
    它需要扎实而完备的电影知识以及其它人文知识，同时，也需要一种美学批评的天赋。 
    安德烈•巴赞继承和发展了他自己所处时代的人文精神，而且，他内在的人文思想和知识
结构充沛有序，使他的电影评论，充满了一种潜在话语，远远超出了电影书写的常规概念。  




























    安德烈•巴赞将战后欧洲电影的发展演变放置到电影语言的美学历史发展范畴中进行分
析，他对于电影语言发展的梳理和概括，基本上确立了他以后相关思考的基础，或者说是奠定了
他以后的电影语言史和风格史的地图绘图方式。 













     这里，安德烈•巴赞是一根标杆。 
     安德烈•巴赞完成了三个理论姿态，也就必然进入世界电影历史，进入被后人纪念的伟
大人物行列。 
     当然，安德烈•巴赞是不可能复制的，因为他的时代是不可能复制的，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安德烈•巴赞已经永远成为历史，因为安德烈•巴赞的理论姿态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方法和立
场，对于中国电影学术界，仍然是具有启示意义的，而且，也仍然是可以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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